
新诗台

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黄绮文 / 校对 黎松青 A10花地
E-mail:hdzp@ycwb.com

它无所不在，就像一件看似简单的毛线衣，
穿在儿女们的身上

立体母爱
□林萧

凌晨五点多钟，我从睡梦中
醒来，上厕所的时候经过母亲的
房间，见灯光还亮着，便推开门
进去。母亲抬头看了看我，打着
呵欠说：“天亮了吗？妈去给你
做早餐。”“妈，还很早，你怎么
不睡觉呢？”我拉着母亲的手，将
她正织着的毛线衣拿了过来。

“妈睡不着，就起来织几针毛线
衣。”母亲叹息着说，“人老了，
觉越来越少，唉，也不知你爸怎
样了。”

春节过后，我把父母从湖南
老家接到清远，原本希望他们在
这里好好生活一段时间，不料妹
妹一个电话从汕尾打来，父亲只
得匆匆赶过去。

母亲身体不好，头疼的老毛
病有几十年了，常常一坐长途车
就会呕吐得一塌糊涂。妹妹快
要生孩子需要人照顾，我们商议
一番，决定让父亲先过去。

父亲走后，母亲一刻也没闲
着，她白天忙着做家务活，把家
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还买来毛线
和编织针，晚上忙着为妹妹即将
出生的孩子织毛线衣。

我对母亲说：“商场什么都
有卖，你就安心休息，等着当外
婆好了。”母亲却不同意我的说
法，她固执地说：“商场是什么都
有卖的，可那些毛线衣很多是机
器织出来的，哪有我手织的穿着
舒服！”

是啊，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
穿的毛线衣都是母亲手织的。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
更别说冬天用来御寒的毛线衣
了。那时，我们都是长身子的时
候，老大的毛线衣老二接着穿，
老二的毛线衣老三接着穿，母亲
织的毛线衣很保暖也很耐磨，一
件毛线衣三兄妹穿下来都完好
无损。

湖南的冬天很冷，母亲除了
织毛线衣外，还给我们每人织一
副手套。戴着母亲织的手套，我
的手从来没生过冻疮。后来，我
去外地上大学，那年春节回家
时，母亲握着我长了冻疮的手眼
泪“唰唰”地往下掉：“妈老了，
织的手套没以前结实了，看把你

的手冻成这样！”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

是我觉得母亲织的手套有些土
里土气，让同学看到会没面子，
于是便把它藏在了箱底……

“我要给你妹妹的孩子织毛
线衣，还要给你的孩子织。”母亲
说。

“妈，你要注意身体。”我劝
她，“就算要织毛线衣，也不能熬
夜。”

“趁我还能动，多织几件。”
母亲说，“就是眼睛没以前好使
了，你看这里又漏了两针，要拆
了重新织。”

我翻动着毛线衣，果然看见
有两处针线有些稀松，我安慰她
说：“漏一两针没什么关系，穿在
身上就暖和了。”

“那可不行，针线不密就会
漏风，也没那么保暖、耐磨。”母
亲说，“一定要拆了重新织，你帮
我拆了吧。”

“织这么多了，拆了多可惜，
你这样织一件毛线衣太辛苦
了！”我心疼地看着母亲，她的眼
睛有点浮肿，想必是熬夜所致。

“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是不
知道你爸怎样了，他以前没带过
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妹妹
的忙。”母亲说。

我双手抚摸着毛线衣，望着
略显憔悴的母亲，不由得鼻子一
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从小到大，母亲给父亲和我
们三兄妹织了多件毛线衣，却很
少给她自己织。一件毛线衣上
有几千几万个针脚，也许从来都
没人计算过，母亲织了这么多件
毛线衣，将其中的毛线连在一起
该有多长的距离呢？母亲也许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她只是一针
一针地织着，把她的爱绵绵不断
地织进了千丝万缕的毛线衣之
中。

母 爱 究 竟 是 什 么 样 子 的
呢？我有时傻傻地问自己，我
想，如果母爱有形状的话，它应
该是立体的。它无所不在，就像
一件看似简单的毛线衣，穿在儿
女们的身上，朴实无华，却能温
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在立秋的时节写春天，似乎有些藐视冬
天的意味。但在我看来，和田不需要冬天，因
为南方人关于冬天的所有美好的期待——一
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瑕、琉璃世界冰晶
飘雪的纯美，似乎都可以在和田玉上完成。

当然，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去往白沙湖的
公路上捡到的石头和在和田夜市买到的相差
无几时，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不一样的不一样
的，一分钱一分货，黄金有价玉无价。这样反
复说几遍，你就能感受到内心少许的平静。

我喜欢“和田”这两个字，因其有着君子
一般的温润与宽厚。“和”字自不必说，是极好
的，“和”能成“田”，岂不是处处是“和”？读起
来也觉着余香满口，似有回甘。

和田自成春天，虽在南疆但气温宜人。
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
如春天般明媚，夜市的空气都是甜的。

南疆著名的美食——酸奶，又让我们重
温了一次玉的晶莹和雪的剔透。精致小巧的
粽子搭配浓香扑鼻的酸奶，入喉丝滑奶香满
口；如果能接受甜味，那便可以尝试着再加一
些果酱，便更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意味
了。一碗酸奶粽子下肚，世界也温柔了起来。

在和田夜市，是可以一直被提醒身在新
疆的，烤全羊、羊杂汤、手抓饼、牛肉馄饨……
略微腻了就来一杯杏皮茶或石榴汁吧，像杏
子一样可口，像石榴一样团结，这便是春不晚
的和田。

但是和田不只有美玉般的甜腻柔和，和
田夜市的辣也让人记住了南疆的热情。

在摊档前，认认真真一字一顿地对老板
读着招牌上的文字：清汤拉面。老板不擅汉
语，只忽闪着有着长睫毛的大眼睛表示懂了。

一顿操作后端上来两碗飘着红油的拉
面。不禁面面相觑，不是一字一顿地强调了
清汤拉面吗？

老板憨憨地笑笑，一字一顿地解释道：
“我们这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清汤拉面，其实
不辣，洒上是为了好看的。”

在南疆，一句话里有了“好看”二字，你还
能说什么呢？

点一份西红柿鸡蛋拌面吧。这里的西红
柿也热情，蛋也热情，都胖乎乎胀鼓鼓的，搓
拌面的奶奶穿着光亮多彩的绸缎衣裙，一边
搓面一边笑眯眯地和我们解释，面都是现搓
的，急不来。

很快便尝到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面。西红
柿汤汁实在美味，浓郁得像南疆人化不开的
热情。但是，为什么不会出错的西红柿鸡蛋
面还是有点辣？老板委屈巴巴，真的没有放
辣椒，有可能是搓面奶奶的手做别的菜的时
候沾到了有辣味的调料。

——谁能生气得起来呢？这可是和田。

小时候，经常在爷爷炕上
玩。炕头有一根烟袋，炕尾有一
个长长的红柜子，红柜子上着
锁，柜子上摞一摞铺盖，三面墙
上有用报纸糊出来的墙围子。

爷爷不识字，但肚子里的
故事很多。我们经常趴在炕头
上听他讲故事，什么“谢家出了
九条县，胡家出了个胡仡佬。”
还有很多谚语，比如“满身的武
艺挡不住身上的寒，满肚子的
文章挡不住肚子里的饥。”还给
我们说，“旧社会冬天要背一块
坷垃走路。”后来才明白，“九条
县”应该是九个县令，“仡佬”应
该是“阁老”，可我查了很多资
料，并没有发现民勤县出过这
么大的官。而冬天走路背坷
垃，是因为穷苦人衣着单薄，背
个东西走路就能满身出汗，不
会感觉寒冷。

在爷爷不讲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趴在炕上看墙围子。记
得贴的大多是《人民日报》，还
有《内蒙古 日报》《巴 彦淖尔
报》。纸张被熏黄了，但字迹依
然清晰。

那时四爹在公社当干部，时
不时带几份报纸回来。爷爷如
获至宝，一页一页铺平了，用尺
子压得展展的，再粘了面粉和水
做成的浆子，一张一张粘到墙
上。浆子通体洁白，和乳汁一
样。爷爷先用鸡毛掸子把墙上
的灰尘掸掉，然后用刷子在墙上
轻轻地刷，一刷一刷又一刷，既
没有重叠的，也没有遗漏的。报
纸贴在墙上，没有鼓起来的一个
小点点，也没有任何一个能撕开
的小口子。想看看报纸背面的
东西，我们几个小孩用指甲抠了
几次，也没抠动。

奶奶做鞋要用纸裁样子，有
好几次想用报纸来裁，爷爷都不
让。奶奶骂他，留着卷烟抽吗？
爷爷靠着煤油灯抽旱烟，一句话
也不说。他用的是旱烟锅，把烟
丝摁进烟锅子里，借点儿火苗就
能抽，用不着卷纸。

奶奶没办法，只好用麻纸做
鞋样子。为了省着用，裁好的鞋
样子一直保留着，等下次做鞋时
拿出来，继续对着裁鞋底子。

四爹回家一趟，就带回一些
报纸。爷爷真是做到了物尽其
用，墙上粘满了，又用来糊顶

棚。顶棚糊满了，又往躺柜立柜
里粘。我家的几口柜子，是父母
结婚时爷爷给做的，外面油着红
红的油漆，柜底、柜壁、柜盖内
侧，都粘满了报纸。

再后来，村里流行贴墙画
了，爷爷明显跟不上时代了。家
人动员几次，都做不通爷爷的思
想工作，那些满面尘灰烟火色的
报纸墙围子只好继续留着。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二
爹要翻盖新房。爷爷和二爹住
同一幢房子，爷爷住东头，二爹
住西头。土坷垃盖的房子实在
太旧了，二爹说，再不盖新房，你
孙子连媳妇也娶不到了，爷爷只
好同意。

听大人说，推倒旧房那天，
爷爷一直恋恋不舍地坐在炕
上，不知道是回忆在老屋里生
活的旧时光，还是想多看看报
纸墙围子。

新房盖好了，爷爷还想用报
纸糊墙围子，但遭到了家人的一
致反对。过去实在没办法了才
这样做，现在条件好了，干嘛还
要在墙上糊报纸呢？爷爷说不
过众人，只好随大流，在炕上一
米高的地方刷了蓝油漆，在墙上
贴了年画。不过他贴的年画，和
别人家的不同。其他人家墙上
贴的是影视明星，他贴的是各种
连环画，什么薛仁贵、樊梨花，他
看不懂下面的文字注释，但根据
画面能把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讲
给我们听。

那个红躺柜，还在炕脚躺
着，依然上着锁。1992年春天，
爷爷去世了。众人好奇爷爷紧
锁的红躺柜，找到钥匙把柜子打
开了。大家都以为里面肯定藏
了许多值钱的东西，比如现洋啊
元宝什么的，不料却是放着满满
一柜子报纸，一份一份，叠得整
整齐齐。好几张报纸上有四爹
的名字，有四爹写的或长或短的
文章……

队长说，怪不得老汉总是要
报纸，原来都存在这里了。那时
整个生产队只订一份报纸，爷爷
怕四爹写的文章散失了，隔几天
就去队长家要报纸。苦于不识
字，无法知道哪一篇是四爹写
的，只好见报就收。打开柜子的
那一刻，大爹、二爹、父亲、四
爹，在场的人都哭了。

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大爹、二爹、父亲、四爹，
在场的人都哭了

爷爷的报纸
□刘利元

别
样
的
樟
岭

樟岭，是广东茂名市茂南区
镇盛镇管辖的一条行政村，处于
梅江河中游，近邻镇盛墟，交通
便捷。除此之外，它不显山不露
水，却有别样的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刚踏
出大学校门，分配到茂南区镇
盛镇政府工作，并担任驻樟岭
村工作组组长，因而，樟岭村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景一物
……我再熟悉不过了。樟岭村
地势非常低洼，素有“锅底村”
之雅称。梅江河汩汩流淌，蜿
蜒流经樟岭村，崎岖不平的河
堤把樟岭与梅江河分隔开来。
梅江河相对樟岭村地势较高，
每年一发洪水，樟岭村必浸无
疑，决堤更是家常便饭。那时
候，樟岭村村民收入不高，村集
体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脏乱
差”是樟岭的标配，没有一条像
样的水泥路，更不必说绿化美
化了。后来，镇委、镇政府开展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樟岭村
顺势而为，谋定而动，大力整治

“脏乱差”，实施村庄整体规划，
动员外出乡贤集资捐资建设樟
岭大道和镇（盛）樟（岭）路硬底
化，致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造樟
岭小学，涵养文明新风，美化绿
化亮化村庄，樟岭村脱胎换骨，
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镇乃至
茂南区的一面旗帜。樟岭村凭
借新农村建设和“三清三拆三
整治”这股东风，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建
设美丽乡村，提升乡村风貌，曾
经的污水塘蝶变成樟岭的“好
心湖”，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
文化楼、文化广场、文化墙等应
运而生，村庄变得美起来了，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每当夜幕
降临的时候，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成为休闲娱乐场所，跳广
场舞、打篮球、健身跑步、拉家
常、谈农事……群众性文化异
彩纷呈。

樟岭村的“四小园”建设有
声有色，富有成效，农家小院错
落有致，推窗见绿，绿影婆娑，花
香满园，水清岸绿，恬静的美丽
乡村画卷令人叹为观止。樟岭
村推广种植荷花，不仅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促进美丽乡村旅游，
还提升乡村风貌，推进绿美樟岭
建设。据说樟岭荷花近日悄然
绽放了，游人如织，外地人纷至
沓来，络绎不绝，游乡村，赏荷
花，摘莲子，领略乡村韵味。

周末，难得有空，我便带着
家人走进樟岭村。那天，小妞跳
完舞已是下午六点多了，太阳还
没落山，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樟
岭。未到村口，就看见返程的小
车井然有序地从村里出来，准备
进村的小车已排成长龙等候进
村。刚下车，遇见了樟岭村干部
彩英，她正热情引导游人有序观
赏荷花。我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居然还认得我和妻子，笑容满
面，说我一点都没变，还是二十
多年前的样子。那时候，彩英也
刚刚二十出头就当了村干部，屈
指算来也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的
村干部了，看起来，样子变化也
不大，只是发福了些，可工作热
情不减当年。

彩英说荷花早上开得特别
灿烂，特别惊艳，粉红一片，令
人赏心悦目，荷花一到下午就
会把美丽的容颜收回去了，变
成了一个个含苞欲放的花蕾。
说着说着，彩英看见一拨游人
过来，她便忙开了。我们沿着
田埂观赏荷花。小妞特别兴
奋，牵着同学小曹的手一路飞
奔，还摆着各种各样的姿态让

我 们 拍 照 留
念。看着婀娜多姿
的荷花和绿意盎然的荷
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绯红
的晚霞，流光溢彩，万道霞光穿
透薄薄的云雾，染红了樟岭村
的半边天空。晚风吹拂，一百
多亩的荷叶“沙沙”作响，绿浪
滔滔，滚滚向前。粉红色的花
骨朵在绿浪中摇曳多姿，宛如
一群亭亭玉立的少女翩翩起
舞。“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连片的荷花，飘香
满袖，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蜻蜓，
有的结对低飞，恩爱有加；有的
成群飞舞，嬉戏打闹；有的飞落
花蕾上，翩跹起舞；有的跟着游
人，形影相随。小妞和伙伴开
心得不得了，和蜻蜓赛跑，嬉笑
追逐。

夜幕降临了，天色慢慢暗了
起来。小妞玩得不尽兴，说没看
到早上荷花开的样子，第二天一
定还要来看。次日，小妞果真很
早起了床，妻子又陪着她们到
樟岭观赏荷花早上开花的样
子。小妞回来后，我问她看了
早开的荷花感觉怎么样？“太震
撼了！早上的荷花开得真漂
亮！我要像荷花一样，濯清涟而
不妖，出淤泥而不染。”小妞说，

“我的名字有个菡字，菡就是荷
花嘛。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
高尚的好人。”

小妞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
樟岭村女干部彩英。彩英不正
是小妞所说的那样的好人吗？
樟岭村的蝶变就是因为有了像
彩英那样的党员干部。这种无
私奉献、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
精神，正是别样的樟岭力量所
在、根脉所在、灵魂所在。

村
庄
变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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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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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成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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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
吴
松

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
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

和田漫记
□莫莉

不知不觉，黄伟宗老师已
经走了半年有余，他是 2024 年
的 1 月 21 日走的，享年 89 岁，
也算是高寿。但在我，总是生
命中一个重要的人的消逝，思
念和怅惘是难免的。

记得早几年我问候老师的
身体，他总是朗声说：“很好！”

“可以活一百岁，你放心！”我总
是会被黄老师的信心和语调所
感染，心想，将来我老了，要有
这种状态该多么理想。近些
年，他虽时因一些老毛病间或
住院，但也总能挺过去，总之，
从不给人衰颓之感。

去年 6 月我去看他，老师
还是鹤发童颜，说起话来也依
然可以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仿佛总是满怀抱负，有做
不完的事等着他去做。这次，
我照例得到老师的一袋新书
——这几乎是一种常态，或者
是他自著或主编的新作，或者
是“珠江文化研究”同仁们的著
作——每次都叫我既钦佩又自
惭，钦佩的是老师如此高龄还
笔耕不止，惭愧的是我从来没
有这样的礼物回送给老师。这
次见老师，他还给我布置了一
个作业，就是为他的新著《超脱
寻味<红楼梦>——超脱境界谈
话录》写一篇书评。

9 月底，当我完成书评初
稿，用微信发给老师，久久得不
到回音时，我就感到了异样。
因为黄老师虽然八十多岁高
龄，但复微信还是比较及时的，
我就打电话去他家里。师母
说，老师住院了。我说去看看
他，师母说暂时不要去，等治疗
方案定下再说吧。老师和他的
家人都是这样的，有事尽量不
麻烦到学生。我如果不是在这
样的时刻刚好打电话过去，根
本 就 不 知 道 老 师 生 病 、住 院
了。平时过年过节也是，打个
电话就代表了拜访，我说“过来
看看您？”老师就说：“打电话
就够了，有心就好了。”“有心”
是黄老师和师母常用到的一
个词。

我于去年 11 月 23 日最后
一次见到老师，正巧老师的孙
子也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看爷
爷，一屋子春意融融的感觉。

老师此次住院由胃病引起，只
能吃些流食，所以更显瘦弱。
他示意我坐近一些，紧靠在他
靠椅的左手边。又因为中风
的 缘 故 ，老 师 左 半 边 身 躯 已
经不能动。让我坐左边是因
为他的右耳没有听力了，左耳
还有一点点。首先表扬我对
他的《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写
得 很 好 ，是 用 了 心 去 做 的 。
然 后 告 诉 我 ，他 一 回 到 家 就
把处理我的文章当作第一要
事，和某某主编联系了：“虽
然主编说发不了，因为学报从
来不发书评，但他是这个领域
的 权 威 学 者 ，他 看 了 你 的 文
章，对你有个印象，将来评职
称还是有好处的。”我忍不住
笑了，因为黄老师从来不是真
正 的 世 俗 之 人 ，他“ 面 授 机
宜”式的“策略”基本是不管
用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
了黄老师，还有谁整天念叨我
的“职称”一 事 呢 ？ 末 了 ，他
严肃地对我说：“你退休以后
也还是要做点学问，研究《红
楼 梦》就 是 个 很 好 的 事 情 。
做事过一生，不做事过一生，
何妨做事？”

黄 老 师 出 生 于 1935 年 ，
他的家族是广西贺州的一个
中医世家。老师四岁左右就
能把《朱子家训》和一些古诗
文 背 得 滚 瓜 烂 熟 ，从 小 打 下
了 较 好 的 古 典 文 学 基 础 ，这
也是他在晚年能够由当代文
学又进入《红楼梦》研究的一
个源头。但黄老师的主要成
就还是在岭南当代文学研究
和珠江文学文化体系的构建
上。黄老师曾在羊城晚报的
《花地》副刊和《作品》杂志做
编 辑 ，与 许 多 重 要 作 家 都 有
密切的联系。研究华南作家
他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 ，因 此
在不同时间里做了一系列关
于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萧
殷、秦牧、黄秋耘、陈国凯、程
贤 章 等 岭 南 作 家 的 研 究 ，尤
以欧阳山研究著称。1979 年
老 师 回 到 中 山 大 学 工 作 ，正
赶 上 新 时 期 文 学 的 热 潮 ，他
提 出“ 社 会 主 义 批 判 现 实 主
义 ”概 念 并 写 了 一 系 列 论 文
论 证 ，引 起 反 响 ，后 又 写 出

《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
《新时期文艺论辩》《文艺辩
证学》等论著。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后 ，黄 老 师 起 初 认
同“岭南文派”概念，在深刻
理解到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之
后，继而更大胆地提出“珠江
文 化 ”概 念 并 为 珠 江 文 化 与
文学研究竭尽全力。

读研时，每星期我和同学
陶己都会穿过中大东北角的小
树林，绕道马岗顶，游学到中文
系的楼里来。当时的中文系在
中区草坪旁，每每上完课，我和
陶己都要感慨：“老师全身都是
精华啊！”一方面是说老师上课
常有飞扬文采、精辟见解，另一
方面也是指老师身材虽瘦小，
气质清佳，他调侃自己说是“最

上镜先生”，他的照片张张都很
“靓”。想想这些如在昨日，三
十多年的时光已过。

2021 年的教师节，我去看
老师，和他约好三点以后到他
家。不料从西门口地铁站出
来之后遇上暴雨，我就给老师
发了条微信：“已到西门口，
忘带伞，等会儿再过来”。黄
老师回说：“不急，慢慢等。”9
月的广州，原本是酷热的天，
在那样的风狂雨骤之中，穿着
裙子的我竟然感到了阵阵寒
意。我一边欣赏着校门口学
生 们 送 给 老 师 们 的 各 色 花
篮，一边看风雨中的景色，就
这样有段时间我忽略了看手
机 。 等 我 再 看 的 时 候 ，我 的
天，老师说要给我送伞来！我

马上打电话到老师家，想阻止
这一危险的行为，接电话的是
师母，说黄老师已经出发了！
我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赶，
想尽快和黄老师接驳。很快，
我 就 见 到 了 人 流 中 的 ，我 的
86 岁 、白 发 苍 苍 瘦 弱 如 一 片
树 叶 的 黄 老 师 ，出 现 在 我 面
前……

今年的教师节前夕，我买
了水果去看师母。走在熟悉的
路上，登上熟悉的楼梯，我告诫
自己，见了师母一定要控制好
情绪，千万不能相对泪潸潸，师
母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我很
高兴我真的做到了，只是后来
走进老师的书房，看到“最上镜
先生”风采依旧的照片时，眼睛
忍不住湿润了一下。

后来走进老师的书
房，看到“最上镜先生”风
采依旧的照片时眼睛忍不
住湿润了一下

我的黄老师 □李俏梅

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
路，分明是活的

一个胸中有路的人，才能阔步向前
才能在转身之间，瞥见命运的正反面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
工友说我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不长、不短、不宽、不窄，
正好可以丈量——
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那条通往采场的路 □温馨

9 月 12 日-10 月 23 日，《怒向刀丛觅小诗——
杨讷维艺术文献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
校区）展出。杨讷维先生是我国著名版画家，曾任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阴刻白线风格
闻名

水乡长夏
（版画，创作于上世纪 60 年代）

□杨讷维


